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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从哪里来？

猝不及防，慧皎就把高僧“昙曜”的
名字抛给了世人，没有任何铺陈，难免显
得突兀。

慧皎《高僧传》中并没有给昙曜单独
立传，以下 29 字只是附于“玄高传”条目
下：“时河西国沮渠茂虔，时有沙门昙曜，
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
文中既不提昙曜沙门统的显赫僧职，亦
不言他与云冈石窟开凿的因缘，更未深
究他是何方人，何年生，何年卒，师于何
人。古代高僧的身世大多神秘莫测，昙
曜亦然。

本来，《高僧传》中有关昙曜记事的
缺憾可望在正史《魏书》中得到弥补，毕
竟，以昙曜的政治地位及其佛教影响力，
都是《魏书》绕不开的座标。然而，《魏
书》编撰者魏收偏偏不涉昙曜身世话题，
开篇直言：“先是，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
恭宗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
自效，还欲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
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
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又云：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
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
命赴京……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
凿 山 石 壁 ，开 窟 五 所 ，镌 建 佛 像 各
一。……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
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魏书》成书距昙曜太和十年（486）
最后一次有记录的活动时间仅隔 70 余

年，按理说，魏收有条件也有能力摸清昙
曜的身世，为什么不去做呢？

唐代道宣有感于“僧史荒芜，高行明
德，湮没无纪”，遍访郊郭碑碣，博览南北
国史，编成《续高僧传》，增补“魏北台石
窟寺恒安沙门释昙曜传”记云：“释昙曜，
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
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住北台昭玄统。
绥縎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
寺，即魏帝之所造也。”

一句“未详何许人也”，道尽了道宣
几多无奈。就此，昙曜身世之谜终成历
史之谜，这可能是慧皎的疏忽、魏收的懈
怠。话说回来，中国佛教史高僧身世成
谜又何其之多，就连鸠摩罗什这样声名
显赫的大师，不也是因卒年不明而争辩
不休吗？

2、故乡在罽宾？

昙曜第一次露面便已入凉州之境，
但他不是凉州藉僧人，而是入华游化的
外国人。游方弘化，是僧人宣法的主要
途径。游化之风，启于西壤，西来高僧抱
着弘化诸国、解救众生的志向，“傍峻壁
而临深，蹑飞絙而渡险”，纷纷抵达中
夏。与此同时，中土高僧也协策孤征，西
行求法，欲取真经。

凉州自前凉张轨以后，世信佛教，沮
渠蒙逊更是“素奉大法，志在弘道”。永
安十二年（421），蒙逊攻克敦煌、高昌，拥
得译经大师昙无谶，请他主持姑臧城译
场，凉州遂成为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和

禅法流播之地。然而，发生在凉州的诸
多佛事活动似乎都与昙曜没有关系。凉
州作为禅法最盛之地，十分注重师承关
系，昙曜无师无门，个性“摄行坚贞”，处
境大概一般。不过，能给凉州太傅张潭
当门师诵授修持功德的实践教导，也证
明了他的实力，同时说明他已具备一定
的汉语交流能力。

一般认为，昙曜是罽宾人，但无直接
的证据，只是推测。罽宾国，以阿富汗喀
布尔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心，故址在今巴
基斯坦拉瓦尔品第）以及今克什米尔西
部 地 带 。“ 罽 宾 ”，是 喀 布 尔 河

“Kōphēn”的音译。从东晋至南北朝，
入华印度僧人有记载的 55 人中，有 13人
就来自罽宾。罽宾国虽以小乘教法著
称，但在五世纪初期东传的经典中，也有
很多属大乘方等部的经典。

欲探寻昙曜身世，有一个人、一部经
可能会指引我们前行。人，指师贤；经，
即《杂宝藏经》。

师贤是罽宾人，早先他与昙曜同在
凉州。师贤应年长于昙曜，但他在凉州
期间的知名度并不及昙曜，一生中也没
有留下一纸译经。截至徙平城初期，师
贤一直默默无闻，直到玄高因罪被杀后，
他才一夜成名，擢升为道人统。

当初，北魏攻伐凉州时，城内的僧
人分崩离散，师贤、昙曜二人则铁了心
选择留下来，豪赌能得到北魏统治者的
礼 待 。 事 实 证 明 ，他 们 的 抉 择 是 正 确
的。

从凉州出发，比师贤、昙曜略早一点
抵达平城的高僧是玄高。准确地说，玄
高是被拓跋焘的舅父阳平王杜超迎请到
平城的。对太武帝来说，平凉之役中能
获得高僧玄高并迎请回平城，算是弥补
了当年错失昙无谶的遗憾。

玄高，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人，早
在西秦国时即受内外敬奉，被崇为国师；
进游凉土后又为沮渠蒙逊深相敬事；到
达平城后，大流禅化，深受太武信重，太
子拓跋晃事高为师。问题就出在太子这

里。司徒崔浩为了牵制太子晃，向太武
帝谗言太子有纂承之谋。太武帝耳根子
软，对太子心生疑窦，但又难于治罪。怎
么办呢？便迁怒于太子的老师——玄
高。

太武灭法时，师贤留在平城以医术
行世，昙曜选择去了中山，两人分身避
难，如遇不测，至少一人保全。和平初，
师贤死了，昙曜接任沙门统。师贤既为
罽宾人，昙曜与其相随相行，二人无师承
关系，或可理解为是同乡。

昙曜一生的光芒全部绽放于平城，
他的成就集中表现在文成复法后的沙门
统任上。受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
五帝用赤金铸释迦立像各一的启示，昙
曜首先向文成帝奏请在武州山凿窟五
座，镌佛各一，被指喻为太祖以下五帝造
像。

北魏平城时代，以昙曜为核心的官
署译场设在武州山通乐寺，这也是中国
石窟寺最早的译经场。昙曜在这里会同
吉迦夜、常那邪舍、昙靖以及负责笔录汉
文的刘孝标等，广译佛经。译经方面，昙
曜与吉迦夜关系甚密。吉迦夜，又称“吉
弗烟”，西域人，与昙曜共译了《方便心
论》《杂宝藏经》《大方广菩萨十地经》，并
重译了昙曜于和平三年独立翻译的《付
法藏传》四卷（今已不存）。吉迦夜作为
西域译师，精通梵文是毫无疑问的，至于
汉语的文采倒不一定好于昙曜多少。昙
曜屡与他合作，看中的正是他强大的梵
文译读能力。

昙曜与吉迦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由
吉迦夜口诵梵语，昙曜把他讲的胡语口
译成汉语听给刘孝标，孝标再转录为汉
文。之所以要重译《付法藏传》，想必是
昙曜当初的译经不是梵文原本，内容也
不完整。而此次吉迦夜掌握的是梵文原
文，况且还有一位“博极群书，文藻秀出”
的笔受人刘孝标。

《杂宝藏经》是吉迦夜与昙曜共译的
重点经目，由刘孝标笔受。这是一部杂
集抄聚分散在北传四阿含经以及各部派

律藏中的因缘、譬喻及本生故事的小乘
经集，全书共十卷，计 121则故事，入梁后
又增补为十五卷。全卷故事大致分为孝
养、慈悲、业力、谄伪、诽谤、行施、教化、
诤斗等八类，劝人作福、持戒、出生死、成
菩提。该经译成后首先被用于云冈第 9、
10 窟中，反映了沙门统昙曜作为佛教领
袖地位的影响力。

《杂宝藏经》中的许多故事发生地都
在罽宾，说明《杂宝藏经》梵本应出自罽
宾一带。昙曜选译《杂宝藏经》不是偶然
的，这意味着他作为罽宾人对经中所反
映的罽宾社会生活以及佛学理念等所具
有的天然的兴趣和亲近感。

葱岭之南，喜马拉雅之雪，佑护众生
的喀布尔河……，翻弄经卷，偶用乡音与
吉迦夜神聊数语，也应是昙曜在武州山
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3、沙门统昙曜的落幕

昙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经
历了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期间危
机四伏，险象环生，稍有不慎即意味着生
命的付出。北魏伐凉时，面临生死选择，
昙曜坐待魏军，寻求日后发展机遇；入魏
不久，他以不介入僧团、不介入政治派系
的智慧与经验，轻松规避了玄高案；太武
时，虽“誓欲守死”，也巧妙躲过灭法之
劫；文成复法，他自导自演了一幕“马识
善人”的情景剧，得蒙文成帝的信任，官
至沙门统职；献文时，完美避染帝后宫闱
之争，在异常复杂的政治交锋中独善其
身；孝文时，游刃于冯氏、孝文“二皇”掌
政之间，将沙门统的职权牢握至终。

和平初，北魏佛教正从太武灭法的
梦魇中走出，除了营建石窟，沙门统昙曜
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立僧祗户、佛图户制
度，这两项措施解决了灾民赈济、救危急
难的问题，那些被称为“佛图户”的重刑
犯人重获新生，效力于寺院，植种善根，
起到稳定社会、安隐民心的作用，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道宣《广弘明集》中收录了一条孝文

帝任命思远寺寺主僧显继任为沙门统的
诏文，表明此时的昙曜已经卸职或者已
经亡故。另有一条唐代资料记云：“《大
吉义咒经》一部四卷。右，后魏太和十年
昙曜译。”

太和十年，是史籍中有关昙曜有时
间可考的最后记录，从此之后，再无声
息。昙曜于公元 439 年由凉入魏，保守
地说，少时出家的他假使当时是 25 岁的
年龄，那么到太和十年也是年渐七十的
古稀老人了。太和十年时仍能静心译
经，至少说明昙曜的晚年生活是安逸的。

通过上面材料分析，昙曜卒于 487～
489年间是可信的。

—— 昙 曜 身 世 之 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赵昆雨 员小中

道宣像绢本，镰仓时代 14 世
纪，奈良国立博物馆藏

昙曜的故乡——罽宾

坚守石窟，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因为
无论在哪里，在甘肃莫高窟、麦积山，在
四川大足，在河南龙门，一代代“守窟人”
都是从艰苦奋斗中拼出来的。同样，云
冈人坚守云冈石窟，也是在长年累月的
无私奉献和“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
中去坚守。这种坚守是一辈子只干好一
件事。如果说一辈子干好一件事，体现
的是一个人的职业荣誉感和对这份职业
的热爱；那么，一个家庭两代人，一辈子
只干好一件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

在云冈石窟，有这样一个家庭，两代
人见证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现在云冈石
窟由破败走向兴旺的发展历程。父亲员
海瑞，长子员新华，次子员小云，季子员
小中，他们用云冈世家的传承守护着石
窟，书写出令人感动的云冈之歌。

1956 年初，员海瑞从抗美援朝部队
转业被分配到云冈石窟工作，从此成为
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的第一代守护
者，先后担任原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负

责人、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所长、山西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所长。员海瑞以
窟为家，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心血
都倾注在云冈石窟和大同文物保护事
业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云冈工作后，
与同仁们一道改造旧时的破烂面貌，为
石窟保护、宣传开放开创了新局面，同
时为大同市范围内地上地下文物保护
殚精竭虑。他将石窟遭受自然破坏的
现状以图文形式上报，引起当时有关部
门 的 重 视 ，国 家 启 动 石 窟 抢 险 科 研 计
划；组织进行了首次大同市文物普查，
摸清了大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家
底；组织筹建了以出土文物为主的实物
展览室，增强人们对保护文物的认识，
使得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现的文物及
时收回；组建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现大
同市博物馆前身），为大同博物馆事业
打下良好基础；主持大同市观音堂、华
严寺、善化寺、文庙、鼓楼、九龙壁等古
建筑的保护与修缮，在当时力争保护大
同古城风貌；树立文物保护单位标志，
使一大批重点文物单位在“文革”中得
到保护。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员海瑞作为
山 西 省 科 技 厅“云 冈 石 窟 十 年 科 技 研
究”课题负责人，组织人员与北京文物
修整所有关专家联合攻关，在第一、二
窟和西部小窟群进行两期化学材料加
固实验工程并取得成功，为上世纪七十
年代“三年工程”打下技术基础，培养了
文物保护队伍力量。到了上世纪七十
年代，员海瑞担任三年保护工程“云冈
工程维修办公室”副主任，主持维修工
程 的 日 常 工 作 ，期 间 强 化 资 料 档 案 工
作，为维修工程留下一批珍贵的图文影
像资料。在开展云冈维修工程同时，他
和技术人员还兼负市内多处古建工程，
完成多个项目。

“员海瑞不仅在工作上认真负责，
在生活中也乐于助人，幽默风趣。”一些
老云冈人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好
有一批全国文物系统高级知识分子在
云冈石窟工作，而当时云冈居住条件很
简陋，单位自办食堂又时断时续，于是，
大家一同搭伙是常有之事，到员海瑞的
家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当时，大学刚

毕业的黄克忠是南方人，第一次来云冈
正赶上冬天，宿舍寒冷不会生火，员海
瑞夫人就每天将火炉生好，直到黄克忠
学会为止。那个年代，云冈数量不多的
职工、家属，与来自北京的工程师们在
工作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身为
所长的员海瑞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1984 年退居二线后，员海瑞依然牵
挂着文物保护事业。他为大同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作了大量工作。参与编写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辞典》，撰写《山西风
物志·云冈石窟》，带领有关人员调查大
同文物分布情况，撰写《大同市历史文化
名城规划》初稿，主持上华严寺南墙壁画
修复揭取工程，参与组织国家文物局首
期石窟考古培训班。2001 年 12 月 14 日
午夜，时年 75 岁的员海瑞专程赴云冈石
窟参加“申遗”成功庆贺活动，之后，他更
加关注云冈石窟防水工程、云冈大景区
建设和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2008 年 9 月，员海瑞因病去世。“生
前以窟为家，死后与窟为伴”，这是员海
瑞恒久的宿愿。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家
人把员海瑞的骨灰撒在与他朝夕相处
半个多世纪的武州山上，老人的忠魂永
远伴随着云冈。去世前，老人还向研究
院及院党组织各捐五千元，以表达一名
老党员、老职工的心意。

如今在昙曜五窟广场的前面，有一棵
员海瑞老先生生前捐资栽培的油松树，绿
意葱郁，后来，这棵老松树就以老先生的
名字命名来，是为一种追忆与敬仰。

“父亲执着地爱着云冈石窟和这里
的一草一木，这种云冈深情也影响着我
们兄弟四人。他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
永远有一颗包容的心，谦和的心，宽厚
待人，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谈到父
亲，员小中动情地说，“我们从小在云冈
职工家属院生活，兄弟四人有三人后来
又在云冈石窟工作，所以，我们对云冈
石窟的感情特别深厚。现在，我们几个
兄 弟 每 每 回 想 起 父 亲 来 ，他 的 音 容 笑
貌，他的言谈举止，依然历历在目。”

上世纪七十年代，员新华带着青春
的梦想和希望，走出校园，踏进了部队
这座大熔炉，四年军旅生涯，磨炼了他

坚韧不拔的性格。复员后，他又和父亲
一起从事云冈文物保护事业直至 2016
年退休。在云冈石窟工作的 40 多年时
间里，员新华先后做过检票员、施工员、
文物保护员、驾驶员、电工、摄影等工
作 ，干 摄 影 时 间 最 长 。 无 论 在 哪 个 岗
位，他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谨
遵父亲的教诲，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不
求出名出彩，但愿无愧我心。值得一提
的是，2013 年，《云冈石窟全集》（20 卷）
出版工作启动，员新华参与了图片拍摄
工作。直到退休，他依然参加《云冈石
窟全集》的拍摄工作，并负责《全集》彩色
图版的色彩校正工作。现在，“只要云冈
召唤，我仍然随时再出发。”员新华幽默
地说。

员小云，从 1975 年参加工作到 2019
年退休，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云
冈事业。在云冈石窟工作的四十多年时
间里，他先后做过文物保护、安全保卫、
票务管理等工作。回忆自己四十年走过
的路，“我觉得云冈石窟保护工作一直走
在全国前列，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条件虽
然艰苦，但有全国众多专家学者的鼎力
相助，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我们
还是有了一定的保护成果。”员小云说。
那时，正置“三年（1974—1976）保护”工
程的关键时期，员小云作为云冈工程维
修的参与者，和工程队技术人员对云冈
石窟实施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和修复工
作，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雕
像。“那个时候只有云冈掌握了抢险加固
技术，为此，我们还进行了对外援助工
作。”“三年保护”工程之后，员小云和云
冈石窟技术人员又来到了麦积山石窟、
四川大足石窟和山东的一些石窟，为这
些地方进行技术援助。

“宝哥在我的心里是兄长，是益友。
他不善言辞，时刻用行动影响着我，帮助
着我，让我在工作中进步很快。”在云冈
研究院遗产监测室副主任任建光的眼
中，小宝是一位低调、厚道、踏实、肯干、
勤奋、敬业的人。让任建光感恩的这位

“小宝”就是员小中。在云冈研究院，人
们一直习惯于称呼员小中的乳名。

员小中从小就对石窟情状烂熟于
心。1988年高中毕业的他在为首届石窟

考古学习班做服务工作时，旁听了北大
老师关于石窟和佛教的内容，对他来说
是现在工作的一个启蒙。1991 年，刚参
加工作的他，一边做好日常工作，闲暇之
余也看一些有关云冈研究的文章，关注
云冈学术动态。2000 年以后，跟随王恒
先生开展石窟调查工作，爬洞窟、绘线
图、作测量、制拓片、详记录，纵横考古，
兴趣倍增，员小中发现了许多研究细节，
也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2008年至2012
年五年间，他与王恒合作编写了《云冈石
窟洞窟调查》1至 4窟考古报告，并亲自绘
制了首张具有准确比例的石窟立面线描
图及数十张分窟线图。正是这段石窟调
查的经历，让他在云冈学术上有了长足的
进步。2014年，为配合《1992年至1993云
冈窟前遗址考古报告》，员小中对窟前出
土的 2千余件石雕进行了分类整理工作，
期间对云冈石窟第 20窟西壁立佛 160余
块坍塌石块拼接的任务最重。同时他还
分担着 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中三卷半
的文稿和选片的编纂工作，还与李雪芹研
究员共同进行山西省文物局《云冈石窟供
养人调查与研究》课题研究。那几年，数
项任务并驾齐驱，也成就了员小中的学术
之路。

关于西立佛，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
日本学者就在第 20 窟前进行过考古发
掘，仅仅发现了少量西立佛的残片。大
量西立佛残片是 1992 年云冈石窟“八五
规 划 ”窟 前 地 面 硬 化 前 考 古 挖 掘 发 现
的。这些残片被埋在地下已近 1600 年
了，迹象表明，北魏时，工匠曾对西立佛

泥质身躯用新鲜的石块进行了垒砌替
补，后因地震或结构不稳坍塌，然后古人
把这些坍塌的石块埋藏于窟前地下，等
待有缘人，这一等就是上千年。员小中
在接受西立佛拼接工作后，相关专家也
对立佛拼对工作十分重视。时任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和中国社科院
专家朱岩石等专程来云冈石窟了解立佛
拼对进展情况。杭侃称赞员小中有“蚂
蚁搬石头”的精神。2016年，云冈石窟第
20窟西壁坍塌立佛拼接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这躯从未向世人展示过真容的高
大造像，终于化零为整，头部以下至腿部
以上部分基本成型。这为研究西立佛和
20窟洞窟形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近几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次在
云冈石窟拍摄专题片。在片子中，当节
目组技术人员运用动画手法将西立佛假
想式“复原”在第 20 窟大佛西面时，观众
似乎想象到了一个完整的组合。

面对云冈大佛，员小中露出会心的
微笑，他感恩于一代代云冈人多年来的
坚守与努力，感恩于当年父亲对他的那
份教诲与期待，才使得他竭尽全力复原
文物并使之重放光彩。

现在，当员新华、员小云、员小刚、
员小中兄弟四人来到云冈石窟，站在那
棵 父 亲 捐 资 栽 培 的 树 下 ，追 忆 父 亲 那
一 代 人 对 云 冈 石 窟 保 护 做 出 的 贡 献 ，
赞 叹 当 今 新 一 代 云 冈 人 在 科 技 保 护
与 数 字 化 探 索 方 面 发 挥 的 聪 明 才 智 ，
他 们 觉 得 ，云 冈 精 神 代 代 相 传 ，他 们
的奉献无愧于“云冈世家”这 个 称 号 ！

“云冈世家”传承云冈精神
本报记者 赵永宏

2007 年春节，员家在 20窟前合影

1977 年春节，员家在 20窟前合影


